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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由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 LIFE 教育创新峰会在深圳举行。会上，21 世纪
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和美国堪萨斯大学教育学院杰出教授赵勇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他们从不
同角度阐释了教育的本源问题———什么是好的教育以及如何让教育回归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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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猿人
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祖先

语录言

究竟什么才是好的教育
■ 杨东平

30多年前，我在一本书的序言里读到这样
一段话：“教育学的基本问题是古今相似的：什
么是好的教育？应当如何教、如何学？但是，人们
对后者的关注往往模糊了前者。”今天，我想回
归教育的本质，来谈一谈什么才是好的教育。

什么是理想的教育

2018年 12月 31日，媒体人罗振宇在跨年
演讲的最后谈到了教育，并向大家介绍了一所
学校———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范家小学。他说
这可能是中国最好的学校， 虽然学校里的 48

个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而且大多数都
生活在困难家庭，但是这所学校给学生提供了
宽容、友爱的健康成长环境。

我知道很多人不服气， 因为他们心目中最好
的学校一定是北京、上海的名牌学校，他们一定会
问：这些孩子真的有未来吗？考得上清华、北大吗？

让我们来看看范家小学的办学目标：“办
美丽乡村学校，育阳光自信少年”。学校要求学
生有阅读的爱好，能写一手漂亮的字，能流利
地朗读，能当众表达自己的想法，保持积极向
上的态度，形成爱清洁的卫生习惯，有两项体
育爱好、一项艺术爱好，课业发展良好。

什么是好的教育？我们回过头去看 100年
前美国教育家杜威的目光。1919年， 杜威来到
中国，他把“以儿童为中心，为生活做准备”的
教育概念带到中国。 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是
对于为升学做准备的教育的一种矫正，它使西
方教育由传统进入了现代。

我再来讲一个故事。 在肯尼亚首都有一个
很大的贫民窟， 一位从美国回来的芭蕾舞演员
开办了一所免费的芭蕾舞学校， 每个星期三下
午为当地青少年上课，她坚持了很多年。这些来
上课的贫民窟的儿童，他们都有自己的理想，有的
想当医生、演员、教师，有的想当科学家。很多年以
后，他们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他们也没
有一个人吸毒、贩毒、卖淫……他们走上了自己的
健康人生道路。这就是基础教育的力量。

改变对教育创新的认识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教育创新重新认识是
在卡塔尔参加世界教育峰会的时候。我发现他
们的获奖项目全部是关注世界上最落后、最贫
困的地区的教育，包括战乱中的国家、难民营
里的教育。

比如，2015年世界教育峰会给阿富汗的雅
库比博士颁了奖。雅库比博士在美国获得医学

博士的身份，并且已经在美国定居。但她回到
阿富汗的难民营把她父母接到美国后，自己重
新回到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在塔利班的枪
口下开始了帮助女童的教育， 坚持了十几年。

她创办的学习营最后发展到 6000多个， 整体
上改变了阿富汗的教育面貌。世界教育峰会的
口号，正是“通过教育创新促进教育公平”。

2013年的获奖者是哥伦比亚新学校项目
的发起人 Vicky Colbert， 她也是在美国接受了
优良的教育，于上世纪 70年代中期开始普及贫
困山区的小学教育。她说，在哥伦比亚有 70%

的学校学生数在 100人以下，它们被称为“看不
见的学校，看不见的学生”，没有人关注他们。

20天前， 我们去哥伦比亚拜访了这些学
校，她带给这些学生完全不一样的生命。用最简
单的话来说，就是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为
生活而教，重视学生的非认知能力的培养。

还有人怀疑这样的教育有用吗？与孩子们
的生命和未来相比，考上名牌大学绝对不是教
育的终极目标。

中国基础教育仍面临挑战

因此，如何评价中国的基础教育成为一个
非常复杂的问题。

上海在 2009年和 2012年的 PISA(国际学
生评估项目） 测试中两度取得第一名的佳绩，

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
学生的学习效率较低。此外，测试结果还显示，

中国学生的合作精神、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成
绩越优秀的学生越不愿意当教师，等等。

2015年的 PISA测试数据还提供了公平教
育的对比结果。数据显示，中国教育不公平现象
仍很严重， 学校之间的差距和学生家庭社会背
景的差距所造成的影响高于世界上的平均值。

今天，中国的基础教育仍然陷于应试教育
的泥潭中无法自拔。许多孩子并不知道自己为
什么学习、自己将来想要干什么，他们就是为
了一个目标———考高分、上名校。我们总是以
为残酷的应试教育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美好
未来，其实这是要画一个巨大的问号的。

为生活重塑教育

关于什么是好的教育，理念并不缺，我们
可以简单地作如下概括：善待儿童、使儿童免
于恐惧，能够保障儿童睡眠的教育；为大多数
人的教育，而不是面向少数重点学校、优势阶
层的教育； 能够增进个人和社区福祉的教育；

培养勤劳、善良、有正义感、能够自食其力并服务
社会的合格公民；培养具有自我发展能力、创业
精神的终身学习者，而不是“考试机器”。这些理
念，我相信大家都同意，但关键是要行动，要去改
变。

在云南景颇族山寨里，有一个儿童教育公益
组织———榕树根之家。他们成功打造了一个面向
景颇山寨青少年的职业教育模式，使孩子们获得
了生存发展的能力， 走出毒品和贫困的恶性循
环。

还有一个大山顶上的未来学校———贵州正
安县田字格兴隆实验学校。这个学校每个星期有
一场学生议会，讨论各种学生提案。我们有幸来
到现场，参加了一次学生议会。那天下午，学生们
一共讨论了五个议题。第五个议题是“五年级学
生究竟需不需要再买新的校服”， 有个学生说，

“我觉得很应该买”， 其他同学问是什么原因，他
回答说因为校服有点好看。在整个过程中，我们
完全感受不到他们是农村的留守儿童。

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教育创新的典范。

教育正在转换频道和赛场

什么样的人能够真正赢得未来？我们要具有对
未来教育的想象力， 要具有对创新教育的想象力。

因为在未来，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人，还有机器人。

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教育改革风起云
涌。没有作业、没有标准考试的芬兰，始终在世界
上保持领先地位； 丹麦在强大的科技竞争的压力
下，仍然坚持儿童以玩为主，在玩中学；在美国，创
新教育发展非常活跃，变革深入体制层面，美国公
办学校的改革、特许学校制度正在世界各国扩张；

英国的自由学校， 为一定比例的公办学校带来创
新型改革；韩国提出“幸福教育”的目标，实行初中
自由学年制、高中多样化发展和革新学校；中国的
教育改革，在国家层面上主要是推进素质教育、新
课程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 民间的教育创新也非
常活跃，包括各种新型的小微学校。

一场真正的教育竞争已经开始，教育正在转
换频道和赛场，我们能够最终胜出吗？让我们一
起共同努力！

■ 高星

今年是北京猿人头盖骨化
石发现 90 周年， 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
员高星在 “一席 ”演讲讲述了北
京猿人头盖骨的最新研究成果
以及它对于我们的意义。演讲内
容有删减。

北京猿人到底是谁？

北京猿人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京
房山区周口店一个叫龙骨山的地方出土的
一批生活在六七十万年前的人类化石。龙
骨山上有很多洞穴， 其中一个洞被称为猿
人洞，这些化石就是从这里出土的。

1929年 12月 2日， 我国考古工作者
裴文中先生从猿人洞里发掘出第一个北
京猿人的头盖骨。 有一张当时的照片，拍
的就是裴文中先生正抱着刚出土的化石。

从猿人洞里发掘出了 40块左右北京
猿人的化石，包括头骨、体骨、牙齿等等。

研究表明， 他们的脑量平均在 1088克左
右， 也就是介于现代人与黑猩猩之间。他
们的头骨扁平，眉脊是粗壮突起的，没有
像我们现代人这样突起的下颌。北京猿人
脑袋比较原始，但肢骨已经发育，与我们
现代人差不多。 女性的身高约为 1.56米，

男性更高一点。北京猿人已经能够制作和
使用工具，而且会用火，所以他们是具有
文化能力的远古人类。

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北京猿人不是一
个个体，也不是一个家族，而是在距今 30

万年到 70 万年，生活在周口店乃至华北
地区的一些季节性迁徙移动的人群，我
们在演化阶段上叫他们为 “直立人”。他
们并不总是在洞穴里生活， 只有少部分
人在洞穴里生存过， 留下化石供我们今
天研究。

那么，北京猿人是我们的祖先吗？

其实， 学术界很早就有专家得出结
论，北京猿人是我们中国乃至东亚人的祖
先。最初的人类是从非洲起源的，他们经
过不同的演化阶段，到了直立人的时期开
始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迁徙扩散。北京
猿人这个支系就到达了东亚，在这里生存
繁衍开枝散叶， 最后演化成今天的中国
人、东亚人。而在欧洲，与北京猿人属于同
一时期的是海德堡人，他们演化成尼安德
特人，后来又变成今天的欧洲人。

人类的演化不是简单的单向、直线的
模式。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地球各地存在
了一些不同的古老型的人类。 有些古人群
被认为灭绝了，实际上他们留有后代，我们
身上有他们的基因， 而我们的祖先应该是
由很多古老型人群的生命共同构成的。

虽然学术界对北京猿人是不是我们
的祖先并没有定论，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北京猿人是直立人的一个代表性的分支，

它在人类演化史上尤其是东亚人的起源
演化研究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那么，北京猿人很“笨”吗？他们的骨
骼确实比较粗硕，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笨。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北京猿人使用
的石器。这些石器看上去比较简单、原始，

但它们其实分了很多种类， 包括刮削器、

尖状器、石锥、石钻。通过研究我们发现，

这些石器很多都作为工具被使用过，而且
在特定的部位以特定的方式使用，比如石
锥主要是用来加工木器和骨器的。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有一件
石器的尾部痕迹表明，它曾经被装柄来使
用。这个柄无论是木头的、骨头的还是鹿
角的，都说明当时的北京猿人已经能够制
作这种复合的工具了。所以，他们其实是
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聪明的一个群体。

另一项证据就是火的使用。1929 年
底，裴文中先生在周口店发掘的时候就发
现， 有一些烧骨烧石在文化层里出土。后
来的发掘进一步证明，周口店遗址里存在
着集中的灰烬和被烧过的材料。但有一些
西方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周口店北京猿人
遗址根本不存在原地用火的证据。

从 2009年开始， 我主持的一个团队
对周口店遗址进行了新的一轮发掘，并取
得了重要的收获。我们发现了用石头围挡
起来的火塘的结构，这是当时的人类原地
用火的非常明确的证据。另外还发现了一
些原地埋藏的烧骨、烧石、灰烬，一些石灰
岩块因为长期的高温烧烤变成了石灰。这
些证据都表明北京猿人能够用火，他们是
很聪明的一个群体。

大家可能知道，北京猿人的化石以及
山顶洞出土的人类化石都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丢失了。 大家都有这样的疑问：

丢失的北京猿人化石在哪里？还能够找到
吗？

从我了解的信息来判断，北京猿人化
石可能有三个去向：一是它们在战乱中被
彻底毁掉了； 二是它们可能藏匿在日本；

三是它们可能流落或存放在中国的某个
地方，目标地点是北京、天津和秦皇岛。

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追寻。只要有
1%的希望，我们就要付出 100%的努力去
找到它们。 这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心结，

也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 赵勇

一味追求分数的教育
走到了尽头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回归教育的本质，要回
归教育的本质，就要尊重儿童的个性，让儿童
得到全面发展。然而在当下，回归教育的本质
是很多有识之士的理想和追求，却很难在教育
实践中得到广泛响应。

为什么人们仍然普遍追求考试分数？其中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在中国人看来，教育就是改
变命运的手段，我们必须考高分、进名校，进而
改变自己的命运。最近我读了有关衡水一中、毛
坦厂中学的很多文章，深有感触，很多人认为只
有考了好分数才能够进好大学， 只有进了好大
学才能找到好工作，从而“学而优则仕”，这就是
我们认定的路子。要回归教育本质的理想，正是
因为忽略了教育的功利性而难以被大众接受。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思考问
题。有这样一个著名的营销案例：有人到一家商
店里买钉子，店里没有钉子，营业员就问他要钉
子干吗，他说要钉在墙上。营业员又问钉子钉在
墙上干吗，他说要装几个钩子挂杂物。其实，他
最终的目的不是买钉子， 而是要把屋子整理干
净，于是营业员推荐了更合适的商品给他。

教育也是一样，我们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让
孩子吃苦受累考个好分数， 而是想让孩子过幸福
的人生。考试分数只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而这个手段之所以被大家所接受，是因为在过去，

它被证明是有效的、唯一的改变命运的途径。

但未来并非如此。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理
想的、更人性化的教育会被大众所接受。追求分
数的教育走到了尽头，已经不能解决现实的功利
性问题，已经不是通向未来幸福的必由之路了。

未来教育需要培养
哪些能力和素养

如今，人工智能发展迅猛，人工智能一旦
和教育相结合，未来教育会是什么样？

哈佛大学有两位经济学家出了一本书叫
《教育与技术的赛跑》，其核心观点认为，技术

的发展永远超越教育，而教育在技术发展之后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应该是重新定义什么叫作
有价值的能力。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生活在石器时
代，高考会考什么科目呢？应该是找石头、搬石头、砸
石头。那个时候玩石头是正道，玩铜器肯定是非主流
的。而人类一旦进入青铜器时代，搬石头、找石头的
能力立刻变得毫无价值。所以说，能力和素养的价值
其实是随着时代变迁、技术发展而不断变革的。

西方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开始了人才
的演变，农业人口锐减到 3%左右，工业人口剧
增。而到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第三次工
业革命、电气化革命、自动化革命的到来，时代
开始呼唤创新型和服务型的人才。 我们可以想
象一下，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后，随着机器能力
的强大，我们对人才的定义又会演变成什么样？

前段时间，中国有机器人参加了数学高考，超
过平均分完全没有问题。还有谷歌、科大讯飞的翻
译机器，英汉翻译水平超过大多数高中毕业生。那
么，孩子们埋头学这些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不得不
思考，未来我们如何培养学生有价值的能力。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往往把一个学校看成
一座花园，老师是花园里的园丁，他可以决定
谁是花、谁是杂草，谁可以进这个花园、谁不可
以进……实际上这就定了一个标准，谁是人才
谁不是人才。当我们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判断所
有人时，绝大部分人成才的可能性就慢慢消失
了。实际上，从智力、兴趣、动机、家庭背景等维
度来判断，人是非常多元化的，但只要按照某
一个标准来判断， 任何人之间肯定会有差异，

如果非要定个高低，那么差异就变成了差距。

然而，我们再回头想想，为什么非要把人
变成同样标准的呢？在传统时代，我们可能会
需要一些整齐划一的人才，但是这种工作已经
被机器取代了。未来的工作环境会发生很大的
变化：同一种工作不会雇太多人，但是会出现
很多种新的工作。也许，传统社会认为没用的
人，现在正在或者已经变得有用。

有句话叫“天生我材必有用”，在人工智能时
代，会有很多的创新岗位出现，任何人都可能会变
得有用，就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人尽其才”。所以，

我们不必逼着那些不愿意学数学的孩子去学数学，

而要让他们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人。

智能时代，

人最大的本色是不变成机器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改革， 目的是为了改变学
生，但我们经常忘记，学生自己是可以改变自己的。

学生自己是有追求的，他是一个“人”的存在。我觉
得我们老师和家长有时候太自负了———“我们都是
为你好”，而其实，每个人都具备改变自己的潜能。

我们经常对孩子说，你必须学会阅读，你必
须具备自学能力，必须学会这个，必须学会那个。

我们总是假定，在未来社会中，会有这么一些能
力和知识在任何时候都能派上用场；但实际上这
是一个误区，每个人都是有差异的，并没有一些
能力和知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教育应
该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让每个人充分发挥他的
个体独特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自己有什么
独特的地方？我们让每个孩子独特了吗？

除此之外，在未来教育中，我觉得还有一个需
要提升的素质是创业精神。在未来，很多工作不是
为孩子们准备好的， 而是要孩子们自己去创造工
作机会，从就业人才变成创业人才。我在迪士尼少
儿节目当教育顾问的过程中发现， 迪士尼公主的
形象在近 80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白雪公主一开
始是就业型人才， 等着别人去救她； 灰姑娘也是
“我啥也不用干”， 等着别人来找我， 给我一个平
台。 后来出现的花木兰角色， 则是一个创业型人
才。最近还有一个新的公主形象，一出来就是拯救
国家。所以，我们应该让家长有这样的意识：想让
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过幸福的生活， 一是必须要
有自己独特的能力，二是必须有创业的精神。

现在国外很多公司已经改变了选拔人才的方
式，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文凭不解决问题，教
育经验也不解决问题，他们只在乎你能干什么。人
工智能时代，人最大的本色是不变成机器，最大的
能力是人能继续成为人，而这才是教育的本质。

“当今世界在很多问题上都出现了一
种好似‘连根拔起’的动荡感和不确定感，

因此人们面临对许多问题的选择。 但重要
的不仅是简单地选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
义，或选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问题，更
重要的选择是要维护和平发展还是让世界
再次走向战争和冲突， 是经济的全球化包
容聚合还是退回过去的阵营对立的状态。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我们还是相信和平发
展是世界的大趋势，应该顺势而为。”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荣誉
院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傅莹在世界和平论坛发言时这样说道。

“我觉得我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不行
了，但我对自己没什么要求，我只有两个
梦想：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另
一个是‘禾下乘凉梦’，能坐在超级杂交水
稻下乘凉。就只有这两个梦想。”

———即将 90岁高龄的著名杂交水稻
专家袁隆平日前在接受央视 《面对面》节
目采访时这样表示。

“今年，我们将发射嫦娥五号软着陆在
月球上，随后取样返回地球。嫦娥五号将实
现 4个首次重大突破， 即首次在月球表面
自动采样，首次从月面起飞，首次在 38万
公里外的月球轨道上进行无人交会对接，

首次带着月壤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
球。 在此基础上， 将实现月球科学的新突
破，最终形成人类开发利用月球的能力。”

———不久前， 在 2019软件定义卫星
高峰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介
绍了嫦娥五号发射任务的全过程和关键
节点。

“中华民族有 5000年历史，而有文字
记载的不过 3000多年， 之前还有一两千
年的历史如何确认？‘神话’就是重要的确
认方式。当然，这里的‘神话’不是语言的
传说，而是从考古文物的物象叙事中体现
出来的先民的天地崇拜神话、图腾崇拜神
话。可以说，良渚文化形成了中华神话的
核心话语系统。”

———不久前，“良渚古城遗址” 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华东师大民俗学研究所教
授田兆元认为，申遗成功的重大意义在于中
国 5000年文明史终于得到了国际承认。

“我不愿意这两年白活着， 我愿意尽我
所能。白坐在家里看小说、看电视，也是浪费。

不如用我的有生之年，做点更有意义的事。”

———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李桓英今
年 98岁， 但她仍然每天到北京热带医学
研究所上班。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要努力工作到 100岁”。


